
“打平伙”，现在很少人知道这个
词的意思了，城市年轻人恐怕听都没
听说过，更没体验过。我的记忆里，它
是流行于鲁南乡村的聚餐形式，一般
在秋冬季举行，多是以喝羊肉汤为
主，乡村的百姓又叫“吃全羊”或“算
份子”。

打平伙重在随缘，趣味相投，自
愿参与，人数不定，三五人，七八人，
十多人都行。每当深秋羊肥时，几个
要好的亲朋邻里碰在一起，凑钱买一
只山羊，公举一位擅长屠宰的人为

“伙头”，率人将羊宰杀后拾掇干净，
入锅煮肉熬汤。在那个经济匮乏温饱
难以解决的年份，城里各种票证流
行，农村地里刨食完全依靠自给，能
养得起猪和鸡的农户寥寥无几，以至
于一年半载连点荤腥味都很难闻得
到，不用刨根问底追溯“打平伙”是原
始人类狩猎归来聚火而餐的遗风，还
是北方草原游牧民饮食习惯演变的
流传，就那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无疑
是乡村百姓舌尖上的奢侈口福。

童年的乡村，打平伙是经常的
事，最常见的是在春、夏、秋三季。打
平伙时，“伙头”首先要物色一只肥
羊，羊拉来宰了，剥了羊皮，取出肠肚
后，将头、蹄、肠、肚“五脏六腑”洗得
干干净净，与剁成块的全羊骨头放入
锅内烧煮。并适当放入生姜、花椒、砂
仁等，煮到肉从骨头上脱落为好。然
后剃骨，将羊肉、杂碎切成小块。掌灯
时分，入伙的人们便各自带着碗盆、
筷子，挟着煎饼，凑到一块儿，开始吃
羊肉，喝羊汤，饮白酒。“伙头”一般掌
握着分肉的多少，羊肉煮好后，他拿
着勺子，颤巍巍地给大家分羊肉，生
怕分不公平。最后就连羊肉汤也要分
得公公平平、干干净净，这才松了一

口气。锅前锅后挤满了人，
有的先分到肉的就狼吞虎
咽地吃起来。吃肉当然要给
钱了，这只羊有多少斤，按
市价一份子是多少钱就给

多少钱。羊汤也是要分的，当然不可
像分肉那样用杆小秤去称，一般用勺
子按份子数量轮流均摊。

羊汤盛到锅或盆里，有的蹲在地
上大吃一顿，独自解馋；有的端回家
和老婆孩子一起打打牙祭、解解馋。
每次打平伙，父亲总把羊肉汤端回家
先给我们兄妹几个吃。一碗碗香喷喷
的羊肉汤端上桌，我们兄妹几个急不
可耐地抓起筷子夹起寸宽的大肉片
开吃，一块块肥中带瘦的羊肉送进嘴
里马上酥化，满口浓香滋味妙不可
言。我呼哧呼哧地吃着，父亲说：孩
子，慢点吃，小心烫着。五分钟不到，
我就把一大碗羊肉汤喝了个底朝天。
母亲在喝汤之前会端出自己腌制的
韭菜花和捣好的蒜泥佐料放在饭桌
上，和父亲一起拿起煎饼泡在羊汤里
细嚼慢咽地吃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乡村打平伙的羊
汤，味道纯正，想喝香腻一点的，盛上
一大半碗羊肉，再舀一两勺表层那油
稠稠的汤，也可以盛些棉絮样的肥油
膘；若想喝清淡些的，盛了羊肉后，用
勺子撇开汤锅表层的羊油，直接舀下
面的清汤。用地锅劈柴熬出来的羊骨
汤不加任何佐料，包括盐在内，但您
不觉得它没盐味，且不膻不腥，沁人
心肺，回味悠长。在不喝酒不吃饭之
前，先品这碗清汤后，再慢慢食用全
羊席。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一年四季都
能喝上羊肉汤，在鲁南的山村里打平
伙的习俗依然留存，每到三九或三伏
天时，乡村中有点威望的人便会叫上
亲戚邻居们一块“凑个份子”，宰只大
羊，在院里架起一口大锅，点燃劈柴
火炖羊肉，让浓浓的肉汤香味飘散在
村头巷尾。

现在，我虽然经常到薛城附近的
羊汤馆喝羊汤，但最使我不能忘怀的
是真正味美可口解馋的羊汤，还是童
年在农村老家喝的“打平伙”羊肉汤，
或许这是一种错觉，那是割不断的乡
情，忘不了的乡味。

1955年盛夏，刚刚发过大
水的小郭河，两岸的树木一片
葱绿，河岸被山洪冲发得犬牙
交错，大片的茅根露出了鲜嫩
的白根，被冲歪的大树悬在河
岸。一名青年不顾天气炎热趴
在河岸上，捡拾着裸露的一块
块残瓦碎碗，仔细观察上面的
纹饰……

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
学生张知寒。张知寒利用暑假
时间，来到了城东9公里处的
陈岗村考察。村东有一片隆起
的高地，一条自南而北的小河
从高地中间穿过。河水清澈见
底，游鱼在河中欢唱，金色的
沙子铺满河岸，这河叫小郭河
又叫明河，发源于东部山区，
蜿蜒曲折从上游的灵丘古国
的护城河奔袭而来。

张知寒根据学到的知识，
从河岸两侧断层观察，土层中
暴露出许多灰层，夹杂着一些
红烧土、人骨、彩陶器残片等。
这意外的发现震惊了年轻的
大学生，他虽还未识“庐山真
面目”，却意识到发现了“新大
陆”。张知寒欣喜若狂，心中好
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他把
精心搜集到的几百片彩色陶
片运回学校交给老师们研究。
经初步确认：张知寒发现了山
东第一片彩陶。这也是在中国
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彩陶遗址，
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彩陶历史
和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有
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发现，也惊动了山东

大学的专家教授，接着山东大
学派出刘敦愿副教授率队到
岗上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
充分证实了岗上遗址在考古
学上的重大价值以及在中华
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
而彻底否定了长期在我国史
学界流行的“山东无彩陶”的
观点。这一重要发现很快引起
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
重视，他亲自写信鼓励张知
寒：“你在滕县岗上发现的含
有彩陶的遗址，认为是有别于
山东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
遗存，这是很有可能的。你这
个发现，填补了山东境内无彩
陶的空白，值得赞许和重视。”
还介绍张知寒去见尹达和夏
鼐先生，毕业后到中科院考古
所工作。山东省文管会主任、
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称
赞“刘敦愿和张知寒是考古学
界的后起之秀”，也表示愿把
张知寒留在身边当助手。

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
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
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
进行了发掘。历时半月，
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
开挖深沟1条，共得到遗

物

百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
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
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
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
采集的含碳标本，经放射同位
素碳１４测定，其年代距今６０００
至４０００年左右，延续时间约
２０００年。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生于滕县
（今滕州市）城北顾家庙村一
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张知寒六
七岁时即能背诵《三字经》、

《百家姓》、《论语》、《朱子治家
格言》等，在滕北一带素有神
童之称。

１９４５年秋，张知寒在徐州
读师范时经刘子衡先生介绍
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
３年多时间里，他以经商为掩
护，来往于徐州、滕县等地，一
方面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
一方面购买解放区所需的医
疗器械、药品等送往鲁南军分
区。１９４７年春，他在徐州遭到
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踪和逮
捕，后经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
营救脱险。后受党的委派，他
跟随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刘
子衡先生开展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
役、抗美援朝。在一次空军训
练当中，他不慎摔伤了身体，
1951年转业到鲁中南干部疗
养院任秘书工作。1954年他以
选干生的身份，考入山东大
学历史系。

当时坐落在青岛市鱼
山路上的山东大学，以文

史著称于世。张知寒被推举为
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工农兵
调干生学生代表。

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
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发
表研究成果时，一场突如其来
的横祸压垮了一颗史学新星，
也击碎了张知寒一跨入山大
就笃志追求的“陶行知梦”。张
知寒因研究岗上文化被打为
右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
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
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
岗上遗址的研究申报工作也
因此被停止，这个能称得上东
夷民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
张知寒、陈岗、滕州无缘，被永
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
地——— 山东泰安大汶口，岗上
遗址变成了大汶口文化遗址
中的一个。一个无法弥补的历
史遗憾就这样形成了。1977年
岗上遗址定为山东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文革”中，岗上遗址遭受
了严重破坏。当时，在中心部
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
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
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
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
饰特别精致，其长3 . 2 cm，宽
3 . 9cm，用阳线刻画人面轮廓
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
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
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
距今约5000年，具有明显的宗
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不
仅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同时
也为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
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马西良
张知寒与“岗上文化” 乡村打平伙的

记忆
□李海流

【饮馔琐忆】

去年9月，我受父亲之托，
到山东师范大学教师宿舍看
望当代诗坛名家孔孚先生的
夫人吴阿姨和女儿孔德铮老
师。他们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
我，这使我想起在过去的岁月
里，孔孚伯伯对我的教诲和鼓
励。

那是 3 0多年前的事了。
1982年暑假，我正读高一，喜
欢上了诗歌创作。父亲非常支
持我，特地给孔孚先生写了封
信，让我带着信去拜访孔孚先
生。记得当时我带着一份江苏
省沛县文化馆编辑的文学小
报《大风》（1982年6月第三期），
上面有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

《生活是海》。孔孚伯伯看了非
常欣喜，点头连说好，并鼓励
我说：“你挺有天分！以后你每
月来一次，带1—2首。我看你
一年之内，就能在省级以上的
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
可惜，我那时忙于学习、考试，
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爱好。

当时，我把自己喜欢的诗
歌抄写了一本并编了目录，我

把最喜欢的几位介绍给孔孚
伯伯。看了姜诗元的《中秋夜》

（载《青春》1982年第9期）时，他
说：“前两段想象很好。第三节
太拙。”

吴阿姨说：“前不久，艾青
路过济南，在我们家坐了一晚
上。”孔孚伯伯接着谈艾青的
诗。记得孔孚伯伯还夸奖李瑛
写 解 放 军 战 士 站 岗 的 诗
句———“一头撞进太阳的怀
里”，说这样的诗句写得太好
了。孔孚伯伯还谈到舒婷的

《致橡树》（当时此诗传诵很
广）。孔德铮老师说：“爸爸，这
能算好诗吗？你看什么‘像英
勇的火炬’。”孔孚伯伯说：“那
一句，倒不算什么。总的说是
首好诗，挺好。”

孔孚伯伯不是在批评，更
不是否定哪位诗人，他是在告
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什
么样的诗需要再锤炼。

谈到江苏的诗人时，孔伯
伯说：“江苏有两个诗人，写得
很好。一个是丁芒，一个是沙
白。”孔伯伯说：“山东张中海

写得不错。”有一年我还专门
去滕县文化馆拜见张中海先
生。当时，我认为，诗写得这么
好，一定在县文化馆工作。结
果，滕县文化馆一个小伙子热
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写了张
中海的地址。他说：“张中海在
驼峰中学当老师。”我顺便问
了一句：“老师，您贵姓?”他回
答说：“我叫钟海城。”后来，钟
海城先生成了著名作家。

谈到“朦胧诗”，孔孚伯伯

说：“朦胧诗是一种新事物，用
不着大砍大杀。如果它有生命
力，它会发展、成长；如果它没
有生命力，它会自生自灭。”

不知不觉间，孔孚伯伯离
开我们已有十六年了，但是，
他那才华横溢的诗句常常回
响在我们耳边。像《春雷》、《再
谒黄陵》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
名篇。《诗刊》在“名家经典”栏
目把他和臧克家、贺敬之等并
列做介绍。我的好友也像我一
样崇敬孔孚先生。山东的篆刻
名家苏东河先生曾对我说：

“在孔孚先生临去世的岁月
里，我一直和孔孚先生交往密
切。”我的山东艺术学院的老
师，很崇敬孔孚先生，他们许
多人会背诵孔孚先生的诗句。
我的好友、著名诗人丁可，20

多年前就对我说：“孔孚先生
已成为大家，现在好多人都模
仿孔孚的风格来写诗。”

孔孚伯伯虽然离我们远
去了，但他的崇高品格留在我
们心里，他那才华横溢、豪迈
奔放的艺术留在了人间！

□燕守军
怀念孔孚伯伯

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发表研究成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压垮了一颗史学新星。
张知寒因研究岗上文化被打为右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
位，岗上遗址的研究申报工作也因此被停止，这个能称得上东夷民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张知寒、陈岗、滕州无缘，，
被永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地——— 山东泰安大汶口，岗上遗址变成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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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印记】

【忆海拾珠】

诗人孔孚。

张知
寒教授
在研究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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